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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渔民掐着节气。春汛守外海的口子，卡
产卵的缓流，抢头茬。夏汛鱼散了，巡着岸边
浅滩找饵鱼密的地方，积米崖、崂山、鳌山湾，
捞肥秋鲅。经过一夏，鱼油一层层堆起来，到
了秋天，民间说“秋鲅鱼赛羊汤”，肥得扎实。
秋天的鱼，是夏天喂出来的。吃一夏，藏在肉
里，成了过冬的底气。秋末又回到外海，截那
些南下越冬的鱼。他们不违季，不瞎追，顺着
鱼的脚印走。

风是头一道令。谷雨的春鲅汛、立秋的秋
鲅汛，吃的是东南风、偏南风。轻柔的南风拂
过，海面不起大浪，水恒温，鲅鱼从深水整群上
浮，贴着中上层缓流追鳀鱼，鱼群密，泳层稳，
是下网的好天。若是北风、西北风来了，海水
骤冷，浪涌乱，鲅鱼警觉，立刻潜深、散群、停
嘴，再长的网也挂不住几条。老船长站在驾驶
舱，摸一把海风，看一眼浪纹，就知道今日鱼旺
不旺、鱼深不深、能不能整夜漂网。有年谷雨，
南风柔得不像话，别人都断定满舱，老船长却
摸了摸风，说今晚鱼浅。果不其然，网里多是
零散。他说：风太柔，鱼贴着皮游，网挂不住
肉。柔风里藏着的，是另一层道理。太顺的
势，未必挂得住沉的东西。

流是第二道令。鲅鱼顺流洄游，逆流觅
食。急流里它不恋食，只全速赶路；唯有两股
流对冲、流速放缓的“流隙”，小饵鱼扎堆，鲅鱼
才停下嘴。老船长看海面纹理：细碎波纹、不
乱不翻、水色微浑发亮，便是缓流聚鱼带；浪线
笔直、水势湍急，便是过路急流，无鱼可守。涨
初流鱼上浮，落末流鱼下沉。他记着整片渤海
渔场、莱州湾、沙子口外海的潮汐时差，哪片出
流聚鱼，哪个时辰转流，全在脑子里。别人追
鱼乱跑，老船长掐着潮时，守着鱼道，等鱼入
网。有回小伙计问：“船长，你咋啥都知道？”老
船长笑笑：“我不是知道，是记得。海的事，记
一辈子。”年轻人记性差，他就让小伙计拿本子
写。写风、写流、写哪天鱼在哪儿。本子翻旧
了，人就老了，海却还是那片海。

水花也会说话。春鲅出水轻，跃得低，身
形修长；秋鲅体肥力大，出水翻腾凶，落水水花
厚重。老船长远远一望，就分得清是春汛的嫩
鱼，还是秋汛的肥鱼。探鱼仪屏幕上，中层横
铺的红色色块，是鲅鱼集群；点状零散的信号，
是杂鱼。他拿天象海流校一遍，再信仪器。

鲅鱼顺流游，船身得跟主流向呈30到45度
夹角斜切，让整列千米网衣像一堵墙，横在鱼
群必经的道上。绝不顺流直放，那网被水冲成
一条线，形同虚设；也绝不正顶着流硬放，阻力
太大，网片拉扯变形。

船速更要稳，慢了网堆在海面打结，快了
网眼收紧鲅鱼挂不上。老船长不盯表盘，凭船
身震动、水流拍船的力道、甲板网片滑动的节
奏，就把匀速拿捏得一分不乱。数千米网衣一
片接一片滑进水里，浮子匀着上浮，坠子稳稳
拉直，水下立起一道规整透亮的拦鱼墙。

追鱼的人，肚里有一海的话。
“鲅鱼连片跳，今日鱼满舱。”这是顶管用

的一句。鲅鱼生性凶，追起饵鱼来能跃出水

面，银蓝的身子翻在半空，脊背的蓝斑点在日
头底下亮一下，落水溅起碎白花。海面跳得越
欢，水下的鱼越厚。老船长站在舵楼，看一眼
就知道今天满不满。

“早跳鲅鱼晚跳浪，午间沉底不寻粮。”清
晨雾还没散，鱼饿了一夜，成群上浮抢食，跳得
规整。到了正午，日头毒，表层水烫，鱼全潜下
去躲，不出水。所以渔民只赶早晚两潮，晌午
绝不白耗。

“海鸟贴水飞，鲅鱼跟前追。”鲅鱼追饵鱼，
饵鱼被逼上浮，海鸟就下来抢。鸟贴着水面盘
旋、俯冲、不肯走，底下准是大群鲅鱼在赶路，
或在停嘴进食。鸟飞得急，鱼在赶路，得跑到
前头堵；鸟盘得稳，鱼在停嘴，可从容下网。

“南风送暖鱼靠岸，北风送寒鱼归渊。”“缓
流藏鱼，急流过鱼。”“水清鱼沉底，水浑鱼上
抢。”“雾起鱼旺，雾散鱼藏。”……十几条口诀，
没有一条用仪器。看风、看流、看鸟、看水花，
再加探鱼仪佐证，老船长把鱼死死锁在海里那
条看不见的鱼道上。鱼靠什么认路？人说是
仪器。老船长说，靠水。

水比人灵。哪片暖、哪片凉，哪股流缓、哪
股流急，水都替鲅鱼记着。它怕冷也怕热，最
舒服的水温是 10 度到 22 度。水温一变，它就
动身。冬天，黄渤海近岸的浪太冷，饵料也稀，
全体鲅鱼抱成团，往南去，去黄海东南部、东海
外海八九十米到150米的深水里猫冬。那里水
稳、流静，冻不着。一整个冬天，它们不靠近任
何北方的岸，抱团蛰伏，少食少动，像睡着了。
深水的黑，是它们安稳的被窝。鱼不晓得自己
走了多远，它只顺着那点舒服的水温，一步一
步，把2000公里走成了家常。

来年三月，南边的暖流往上顶，海水慢慢回
温，鱼群醒了。那点暖，是鱼身上的第一声召
唤。脊背先觉出水的软，尾鳍跟着舒展开，整群
鱼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由南往北，慢慢聚
拢。顺着台湾暖流、黄海暖流，过长江口，过吕
四，过连云港外头，兵分两路：一路奔渤海湾，一
路直插山东半岛南部，青岛就在前头。

天快亮时，第一网起了。鱼在网里叠着，
沾着海水。老船长弯腰摘鱼，手法熟，鱼离网
不伤鳞。他不说累，只朝东边努努嘴：“看，日
头要托海了。”海平线那头，先是一道橘红，再
是一轮慢吞吞的暖，把整片刚收过的海，染成
温柔的色调。

海不言语，可它把规矩立在浪里：该来的
来，该走的走，该守的守。鱼守住了迁徙，人守
住了渔谚，湾守住了潮信。人若学不会这点，
就只能在岸上，看鱼一年年游过，却接不住那
点温柔。幸而总有人接着。接住的，叫传承。

老渔民的手，你不敢握。掌心指腹一层层
厚茧，是年头磨的；手背指缝里纵横的细疤，是
鱼钩划的、网丝勒的、浪头磕的。每一道伤，都
是海的勋章。我握过一次老船长的手。那手
硬，像老树皮，可翻鱼、理网时，却轻得像怕惊
着什么。硬和轻，在同一双手上，不矛盾。海
教人硬，也教人轻。

支撑他们年年下海的，是归港那一缕烟火。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又
到一年中秋日。

早餐时，拿出昨日特意买回的老月饼。
月饼用纸包裹着，包得方方正正，上面贴一张
鲜红的标贴，红红火火。标贴上黑色的“老月
饼”三个大字格外醒目。月饼是果仁馅儿的，
显然是参照五仁馅儿的传统老式月饼精心制
作，只是果仁的种类远超五种。掰一块放进
嘴里，一种似曾相识的味道，将我的思绪引向
三十多年前。

小时候总盼着过中秋，当时在村里很少
听见“中秋节”这个叫法，男女老少都把中秋
节叫作“八月十五”。我和弟弟盼“八月十
五”，并不是为那一轮明月，而是为那一块甜
甜的月饼，为那一块一年只有中秋才能吃到
的月饼。

每到中秋前夕，父母亲便会去集市选购
品相较好的苹果和月饼，都是一斤重的大月
饼，记忆里有碗口那么大。通常两个月饼包
在一起，月饼像中秋的满月一般浑圆，却被包
成方正的模样，贴上红标贴，再用纸质细绳捆
成十字。标贴上一般印着“月饼”二字，不见

“老”字。母亲总要先给姥姥送一块月饼，再
给奶奶送一块，剩下一块要等到中秋当晚拜
月之后，全家人一同分享。

盼望着，盼望着，中秋节到了。盼望着，盼
望着，夕阳西下，天色暗了下来，一轮磨盘大小
的红月亮从东方升起。吃过晚饭，“红磨盘”化
作“白玉盘”，爬上树梢，悬在东南方高空，皎洁
的月光洒满一亩大小的院子，清辉明亮。

母亲把月饼切成七块，全家每人分一块，
再分一个苹果。月饼是五仁馅儿，究竟是哪
五种果仁，我无从知晓，但青丝、红丝总会显
眼地露出来。馅料里的冰糖块甜得浓烈，嚼
起来咯吱作响，一股焦香酥脆在舌尖散开。
苹果又大又红，算得上一年里能吃到的最好
的苹果。月饼往往舍不得一次吃完，苹果也
是，吃一半留一半，留到第二天再吃。这般温
馨的场景、香甜的滋味，陪伴了我许多年。

后来，我离开家乡到青岛读大学，之后便
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每到中秋，超市货架
上摆满各式各样的月饼，纸盒、铁盒、竹篮，包
装精致华贵。枣泥、椰蓉、豆沙、板栗、蛋黄、
哈密瓜、水蜜桃，各色馅料的月饼琳琅满目，
刷新了我对月饼的固有印象。起初出于好
奇，总想每样尝一遍，口味也算新奇，可吃得
多了，总觉得少了月饼本该有的味道。

前些年，父母来青岛帮弟弟照看孩子。
每到中秋，我都会买包装精美、口味丰富的月
饼礼盒送给二老。一开始母亲觉得新鲜，十
分喜欢。后来母亲跟我说，不要再买这类月
饼，她吃不惯，还是从前的老五仁月饼好吃。

母亲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底，我也愈发眷
恋老月饼的滋味。这几年再给母亲选购月
饼，我总会挑果仁馅儿的老式月饼。如今月
饼早已不是中秋专属吃食，超市、面包店一年
四季都有新鲜月饼出炉，想吃随时可以买
到。市面上口味繁多，但我吃得最多的，还是
带着旧日风味的“老月饼”。

城市缤纷的灯火可以遮蔽如水月色，却
抹不去心底那一份记忆。

老月饼
王首榜

大凡游绍兴的人，如果时间充裕，总要去兰
亭、王羲之故里走一走。即便像我这般不通书法，
也应当奔赴这处书法圣地，沾染几分千古风雅。
在绍兴这座吴越古城，倘若鲁迅是城市精神的左
翼，那么王羲之则稳稳拱卫着另外一极。鲁迅以
文字唤醒世人，书圣以翰墨薪火相传，再加上陆游
的宋韵词魂，三座文化高峰并立，共同撑起绍兴悠
远浩荡的文化天际线。

兰亭坐落在绍兴城西南兰渚山麓的山洼之
间，兰亭江水从中穿流。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
此植兰，汉代又于此设立驿亭，兰亭由此得名。
东晋永和九年，那场名垂千古的曲水流觞雅集，
便发生在这片竹树溪水之间。踏入兰亭，满目是
浸润水汽的幽幽绿意，清风拂过，修长翠竹轻轻
摇曳，抖落满地晶莹水珠，正是《兰亭集序》笔下

“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实景。1600 多年前，那
场暮春修禊盛会，酿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清冽醇厚
的一杯酒。

鹅卵石铺就的小径，引游人来到鹅池。王羲
之爱鹅，“黄庭换鹅”的典故早已家喻户晓。鹅的
体态舒展有力，俯仰回转，暗合书法运腕提笔、转
折顿挫的笔意，正如他所言，“鹅项舒转，腕法得
之”。如同陶渊明爱菊、林逋爱鹤、周敦颐爱莲，王
羲之借鹅寄寓情志，于生灵姿态之中参悟艺术与
人生。一池碧水之内，几只白鹅悠然游弋，脖颈引
吭，鸣声清越，那份孤洁闲散，恰恰映照出书圣清
高隐逸的人格。

鹅池边的鹅池碑亭，又叫父子碑。碑上潇洒
的“鹅”字为王羲之所写，一气呵成；“池”字则由其
子王献之补全。“鹅”字笔画婉转屈伸，摹写白鹅引
颈之态，形神兼备。王羲之看重的，不只是鹅的外
形，更是蕴藏其中的气势与意趣，从生灵的品性里
照见自身的精神追求。这份对鹅的偏爱，亦见于
国清寺的独笔鹅字碑，一半传为王羲之遗墨，一半
由后人补书，足以见得白鹅在书圣精神世界里的
分量。

顺着竹径继续向前，便是曲水流觞旧址。溪
水自竹林深处蜿蜒流出，两岸青石垒砌，潭水澄
澈，水底卵石历历可见，小鱼倏忽往来，忽隐忽
现。水边散落一块块平整大石，便是当年文人列
坐的地方。1600 多年前的暮春，天朗气清，惠风
和畅，王羲之邀约41位名士在此宴集。羽觞顺着
曲折溪水缓缓漂流，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要举
杯饮酒，即兴赋诗，不成诗便罚酒三觥。林间溪水
之畔，诗句与笑声伴着酒香四处弥漫。

众人谈玄论道，即兴诗作汇集成册，王羲之酒
酣之际，挥毫写下传世名篇《兰亭集序》，成就天下
第一行书。我寻一块青石临水坐下，耳畔溪水淙
淙，竹叶簌簌，恍惚间仿佛听见古人吟诵之声。可
转身抬眼，当年衣冠济济的名士雅集，已然如烟消
散，唯有流水依旧潺潺低吟。现世与过往近在咫
尺，却终究无法互通。我不禁猜想，落笔那一刻的
王羲之，是否已然体会到“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
为陈迹”的怅惘。极致欢愉之下，早已窥见人生的
无常，所以文中既有春日光景的明媚，也生出“死
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的深沉感慨。一篇序文，历
经千年，读来依旧令人动容。

书圣故里坐落于绍兴老城戢山南麓，古街南
北延展，出则市井繁华，入则岁月安然。前街后
河，青瓦白墙之间处处留着墨痕，戒珠寺、墨池、题
扇桥、躲婆弄串联起王羲之的人间故事。戒珠寺
本为王羲之旧宅，是他舍宅为寺之地。没有宏大
的殿宇，院落安安静静嵌在寻常巷陌。踏过湿漉
漉的青石板，在这里遇见的，是烟火人间里的王羲
之。传说他曾因明珠被鹅误食，错怪僧人，致使友
人郁郁而终，满心愧疚的他捐出宅院改建寺庙，题
写戒珠讲寺，以此自省。

寺前一方墨池，池水沉静幽深。相传王羲之
常年临池洗砚，日复一日，竟把一池清水浸染出墨
色。水面浮着几片泛黄莲叶，好似写废的纸页。
一池静水沉淀的，不只是洗笔的墨，更是少年时代
全部的热忱与光阴。

我常常想，王羲之书法“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的神韵，未必全然来自兰亭的茂林修竹。笔画的
转折，或许取自桥拱柔和的弧度；布局疏密，脱胎
于白墙黑瓦的映衬；墨色枯润，得自雨后青苔深浅
变化。街巷市井，才是滋养笔墨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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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韵越千年
孙 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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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弘道观桥上眺望石人河，上仰嶙
峋山石，下听流水潺湲，前望层叠峰峦，后
接浩渺沧海。山水相拥，山海相连，仿佛步
入自然开合的众妙之门。自崂山隆起，山
涧开裂，雨水千万年冲刷切出河道，石人河
便成一条属于山海、属于时光的河流。我
以脚步丈量这九公里水岸，从幽深山涧奔
赴辽阔黄海，顺着流水回溯岁月，剥开时光
沉淀的印记，触摸这条河流从古至今的沧
桑蜕变。

石人河发源于崂山劈石口与大小五岔山
涧，汇聚马鞍石、石屋涧东侧溪水，于解家河
村东汇流成型，一路向东北蜿蜒，途经囤山、
何家诸村，最终在浦里村奔流入海。

浦里村的故事，自明代永乐年间启幕，与
石人河相生相伴。河水常年裹挟泥沙冲积出
滨海滩涂，滩涂蒲草丛生、郁郁苍苍，先民择
水而居、开荒立村，村落隐于蒲苇深处，故而
得名“蒲里”。数百年来，村民依河傍海、渔耕
度日，河流馈赠水土滋养，亦带来无尽水患之
忧。《浦里村志》寥寥笔墨，写尽旧岁苦楚：“十
年九灾，穷根在河”。

石人河源短流急、落差极大，暴雨过后
一两小时便山洪骤起，水势迅猛、冲刷剧
烈。再加海水潮汐顶托，洪水久滞不退、内
涝难消。夏秋汛期年年遭灾，良田淹没、屋
舍倾颓、道路隔绝，村落屡成泽国，平地可
泛舟。河道弯曲狭窄、堤防缺失，雨水漫流
无度，灾后淤泥堆积、土地盐碱化严重，涝
后土地泛白荒芜，数年难以耕种。水患反
复侵扰，民生凋敝不堪，民国至新中国成立
初期，村落人口锐减。旧时民谣道尽贫苦：

“浦里村，穷地方，秃山薄地少产粮，浦里河
里发大水，全村贫农闹饥荒。”

往日治水，多以堵截为法，河堤屡修屡
毁，人力始终难敌自然伟力。世人慢慢醒

悟，治水从来不是与自然对抗，而是顺应规
律、和谐共生。

历经近百年悉心培育，崂山大面积山
体覆满苍翠林木，茂密植被锁住降水、涵养
水土，有效消解了山洪冲击力，从源头缓解
流域水患。不止防洪护安，当地立足流域
整体发展，构建现代水网体系，修建水库、
塘坝、拦水坝，调蓄流域水资源，兼顾防洪
防汛、农田灌溉、生态补水与生活用水，让
奔腾河水不再一味奔流入海，得以滋养山
野、润泽乡土。

从20世纪50年代起，石人河开启系统性
治理。裁弯取直、疏浚河道、修筑堤防、生态
修复，数十年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昔日暴
戾的河道变得规整温润，旱季流水潺潺、滋
养沃土，雨季行洪有序、安然无虞。水土安
宁之下，何家村褪去贫苦底色，茶园葱郁、民
宿兴盛、乡土产业蓬勃生长，村民安居乐业、
生活富足安宁。褪去生存挣扎的乡民，终于
得以安放身心，经营属于自己的温热生活。

石人河的安稳顺遂，根源在于上游生态
的守护。石人河上游坐落于崂山省级自然保
护区内，连片森林牢牢守护河道水土，成为河
流最坚实的生态屏障。上游楸谷藏着一片百
年古楸林，树龄最高已有 250 余年，苍劲挺
拔、郁郁苍苍。春日楸花盛放、漫山鎏金，诗
意盎然的景致，吸引文人墨客踏春而至，“楸
谷诗会”由此而生，为深山村落注入浓郁文
脉，成为崂山独具特色的文化IP。

因诗结缘，我结识了解家河村的高玉璋
老人。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他，亲历了
石人河数十年沧桑变迁，见证了流域从贫瘠
荒芜到绿水青山的蝶变，是读懂这条河流所
有故事的完整乡人。

世代栖居于此的先民，曾一味向山林索
取、向自然透支，过度开垦、肆意采伐，打破生
态平衡。山林日渐稀疏、水土不断流失，汛期
山洪、泥石流频发，家园屡遭损毁，生活愈发
困顿。老人感慨，从前世人对山海索取越多，
命运回馈的苦难便越多。

半生亲历治水变迁，老人细数岁月更迭
中的治河理念革新。新中国成立之前，水
旱 灾 害 皆 靠 百 姓 自 发 抵 御 ，无 力 抗 衡 天
灾。上世纪 50 年代，村落开启初步防洪治
理，修筑堤坝、抵御水患。1958 年至 1970
年，水利建设迎来高峰，村内修建塘坝、拦
蓄山洪、保障灌溉。70 年代大兴农田基建，
开荒拓地、引水上山，却因认知局限破坏山
体河滩，为后续生态修复埋下伏笔。改革开
放之后，治水思路彻底转变，水利工程兼顾
民生增收与生活改善，自来水入户终结村民
挑水度日的旧时光。

顺着水岸一路向东，石人河终在浦里村
奔赴沧海，完成一场全新的归海之旅。河道
尽头，石人河与土寨河交汇，河面豁然开阔。
入海口滩涂静谧辽阔，崂山湾国际生态健康
城拔地而起，乡土烟火与现代都市风貌相融
共生。堤岸槐花盛放、暗香浮动，河滩水草葱
郁、野花生姿，水鸟翩跹觅食，一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悠然景致。

石人河的变迁
黎 权

■《追霞》 法 磊 摄

上世纪 30 年代，山河动荡，世事喧嚣。当
时代风云变幻，青岛这座面朝黄海的滨海小城，
成为乱世之中一方安稳栖居的净土。彼时来青
岛避暑，不只是消解纳凉的日常消遣。海风驱
散燥热，海浪抚慰人心，大批文人奔赴于此，在
山海清风间安放身心，消解民族危机带来的焦
虑。海滨的清凉给创作留出空间，乱世心绪与
山海风物彼此交融，一场避暑之行，孕育出青岛
耀眼的文学风华。

消夏，是青岛独有的城市浪漫。细软沙滩、
翻涌碧波，赋予这座海滨城市独有的治愈力
量。风雨飘摇的 1930 年代，这份山海清凉，成
为文人们珍贵的精神慰藉。

1934 年盛夏，萧红、萧军来到青岛。在舒
群的帮助下，二人居住在观象山脚下，伴山海
波涛落笔写作。得益于静谧的环境，萧军完成

《八月的乡村》，萧红写下震动文坛的《生死
场》。写作之余，二人也享受青岛的夏日，和友
人一同前往汇泉浴场，让海浪洗去一路漂泊的
疲惫。

同一时期，臧克家也在八关山下追逐文学
理想。1933 年，在闻一多的指点下，臧克家潜
心新诗创作，自印出版第一部诗集《烙印》，文学
理想在夏日里愈发坚定。大海给予他精神慰
藉，他常与友人奔赴海边，投入万顷波涛，消解
暑气，舒展少年意气。

江南作家苏雪林，同样沉醉于青岛的山海
夏日。1935年盛夏，不堪南方闷热的她携家人
来青避暑。初见黄海，碧海云天令她满心赞
叹。在她笔下，青岛的海水碧绿灵动，风姿动
人。马牙石小路迂回，中山公园湖水澄澈，梧桐
浓荫遮蔽街巷。20多天的游历，激发她的创作
灵感，写下多篇海滨散文。

清凉山海之间，不止闲逸纳凉，一群有志文
人在此汇聚，形成充满热血的文学沙龙。观海
山上，凭栏便可眺望大海，满屋尽是海风。自
1927 年起，王统照坐落于此的宅邸，便是青岛
文坛的交流之地。臧克家、吴伯箫等青年常到
此相聚，交流习作，畅谈理想。

借在铁路中学任教的契机，王统照成为串
联起市井与校园的文艺力量，和老舍、洪深等
学者诗文往来，让青岛的文脉愈发兴旺。1933
年，王统照长篇力作《山雨》出版，与茅盾《子
夜》齐名，轰动文坛。作品直面北方乡村的生
存困境，书写时代变革下农民的觉醒，饱含家
国思考。

时局动荡，寄居青岛的文人不愿安于一隅、
虚度时光，不甘心只做避暑的隐士。暑期学校
放假，大家决定办一份短期文艺刊物，借文字抒
发心声。王统照牵头，老舍积极参与，洪深等
12位文人时常相聚，以笔墨寄托家国情怀。旁
人来青岛只为纳凉，而他们的避暑，承载着一份
时代担当。

1935 年 7 月，依附《青岛民报》的文艺周刊
《避暑录话》正式创刊，历时两月，至初秋停刊。
这群来自各地的文人，文风见解各不相同，却怀
揣同样的赤诚。文字之中，尽显乱世知识分子
的风骨与坚守。暑退秋至，盛会落幕，众人各奔
前程。老舍写下《完了》，为这场热烈的山海文
事，画上文艺的句点。

一座海滨之城的
避暑与文学芳华

李京禄


